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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文化学习与研究·

伊丽莎白·皮博迪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比勒瑞卡。父亲
行医，母亲是女子学校的教师。她所受的正规学校教育仅限
于在母亲学校旁听的内容，其他全靠自学。皮博迪夫人耐心
细致，在教学活动采用多种形式活跃课堂气氛，激发学生思

维，培养她们独立思考的能力。皮博迪和她的两个妹妹玛丽
和索菲亚日后在她们自己开办的学校中都继承了母亲的这

一风格。
皮博迪自幼酷爱学习，文学、历史、拉丁文各门功课都

很出色。13岁开始研读《圣经》，在聆听了唯一神教牧师钱
宁博士的布道后，心灵受到强烈震撼，立志过一种基督教徒

完满道德的生活，同时也希望帮助更多的人享受这种道德

生活。而实现这一理想的途径，在她看来，唯有教育。
1822年，皮博迪正式成为一名教师。她对宗教和哲学

问题的精妙见解吸引了钱宁博士的注意。他不仅将自己的
女儿送到皮博迪姐妹开办的学校，而且破例允许她自由使

用他的私人图书馆。钱宁关于“人神相似论”的观点对皮博
迪影响很大，同时她关于宗教仪式应该革除，代之以人与上

帝直接交流沟通的观点也得到钱宁的赞同。她自告奋勇担
当了钱宁的助手，帮助他抄写布道文、整理文稿。作为崭露
头角的女学者，她的声誉也为她赢得了更多的学生。
教学之余，皮博迪意识到希腊文对于历史和文化研究的

重要性，开始自学。而她延请的入门教师则是刚从哈佛学院
毕业的爱默生。这次会面，男女青年都很拘谨。“双方都没敢
抬头互看一眼”[1](P216)，时间也很短暂，但却为双方长达 60年

的交往与合作奠定了基础。教育，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教育，
连同其他社会改造计划，成了他们讨论的主要话题。美国著
名教育思想家克雷明在《爱默生论教育》一书中曾客观地指
出：爱默生自 1830年代开始对教育问题产生持久而浓厚的
兴趣，多半受到身边从事教育的朋友的影响[2](P38)。这些朋友
包括：皮博迪，玛格丽特·富勒，还有 A.布朗森·阿尔科特。
阿尔科特出身于农民家庭，只受过很少的学校教育。后

来通过自学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1834年，他举家搬迁至
波士顿，打算按照自己的新型教育理念，创办一所学校。皮
博迪在报上读到阿尔科特的文章，大为叹服，主动与他会

面。发现“他在教育方面的天才远过于自己”[3]，于是决定将
自己召集的十多名学生编入阿尔科特“神庙学校”。她本人
则担任助手，同时兼任拉丁、算术、地理三门课的教学工作。
阿尔科特通过苏格拉底问答法组织课堂讨论，启发学生思

维，这对于当时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法无疑是一种大胆革

新。皮博迪将师生谈话的内容记录下来，整理成《校志》并于
1835年出版。
《校志》的出版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广泛欢迎。阿
尔科特成了名闻遐迩的教育家。甚至有英国人远渡重洋前
来参观他的学校。一年以后，他打算推出另一部反映他教学
成果的作品《与儿童谈福音书》，邀请皮博迪担任编辑整理
工作。由于讨论内容牵涉到性与生育等当时社会禁忌性话
题，皮博迪建议他删除，却遭到拒绝。由于担心自己和家人
的声誉受到影响，她提出了辞呈。助手一职由富勒接替。

儿童是“永恒的弥赛亚”
———伊丽莎白·皮博迪教育思想简析

杨 靖

（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摘要】伊丽莎白·皮博迪是美国 19世纪教育家。在漫长的一生中，她一方面坚持阅读写作，提高个人学识素养，进行自我教
化(self- culture)或自我教育；另一方面又积极投身到包括超验主义、废奴和反战运动，以及争取妇女权益的各项社会改革运动中
去。从这个意义上说，她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将个人主义与社会责任感结合在一起的典范。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是她毕生关注的
问题。1860年，她在波士顿创办全美第一所英语幼儿园，使得幼儿教育走上正规化发展的道路，而她本人也作为美国学前教育的
先驱被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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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皮博迪所料，该书出版后受到教会内外保守派人

士的猛烈抨击。哈佛神学院教授安德鲁·诺顿宣称该书“三
分之一是荒谬，三分之一是亵渎，三分之一是淫秽”[4]，等于
直接宣判了它的死刑。家长们纷纷撤出自己的孩子，“神庙
学校”宣告倒闭，阿尔科特被迫拍卖藏书清偿债务。他后来
接受爱默生资助，避居康科德乡下。

1837年，作为波士顿文化圈杰出女性的代表，皮博迪
与富勒一道参加了以爱默生、赫奇、李普利牧师等人为首的
“超验主义俱乐部”。超验主义哲学秉承德国唯心主义的遗
绪，强调精神的力量远过于物质力量，个人法则可以凌驾于

社会法则之上。为了普及和宣传他们的思想，超验主义者决
定创办一份杂志《日晷》，编辑由富勒和爱默生先后担任，皮
博迪则负责出版。作为雄心勃勃的出版家，她不仅出版发行
了钱宁博士的布道文和她自己的一些翻译文章（如法国哲

学家吉兰多的“论自我教育”———此文对爱默生教育思想的
形成影响很大）[1](P215)，而且还创办了自己的杂志《审美》（梭
罗的名著《论公民不服从》就刊登在它的创刊号上）。
由于《日晷》杂志销量平平，而身为编辑的爱默生又务

求版式新颖、装帧华美，导致成本上升。为了弥补亏空，1840
年，皮博迪在自己的居所西街创办外文书店。该书店的另一
功能就是一座付费的流通图书馆：订阅者只需付五美元就

可以借到欧洲大陆新近出版的各种报刊杂志。很快的，皮博
迪的外文书店不仅成为超验主义者的“信息交流处”
（Transcendentalists’ Exchange）[1](PXⅡ)，同时也成为富勒等人
举办“谈话”讲座，进行成人教育和妇女教育的场所。如果照
当时著名作家霍尔姆斯的说法，“波士顿是宇宙的中心”[5]，
皮博迪书店则堪称“波士顿(学术界)的中心”。

1842年，李普利牧师受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思潮影响，
创办布鲁克农庄。其全称为“生产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布鲁
克农庄联合体”。农庄的管理模式和组织结构很大程度上受
到皮博迪“基督团契观念之一斑”（A Glimpse of Christ’s
Idea of Society，1841）一文的影响。虽然没有像小说家霍桑
那样参加农庄的生产劳动，皮博迪却为农庄制定了详尽的

条例和规划，并在《日晷》杂志上免费为之登载广告[6](P465)。她
时常和爱默生富勒等人一道造访，在农庄举办讲座，丰富农

庄教育文化生活。
继最小的妹妹索菲亚与霍桑结婚后，妹妹玛丽也于

1843年与当时教育改革的先锋人物，美国“公立学校之父”
———贺拉斯·曼结婚。曼曾与皮博迪姐妹一同寄宿在克拉克
夫人家中，他后来放弃上升的仕途，担任马萨诸塞州教育秘

书，投身到公立学校改革的运动中。作为他的挚友和知音，
皮博迪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
曼的主张“多一所学校就少一座监狱”[7]获得了广泛认

同。但他所主张的学校整齐划一的僵硬体制和管理模式，与
皮博迪的理念格格不入。正如阿尔科特毕生为教育事业奋
斗却始终无法成为一名正式教师，皮博迪也因为“不合时宜
的思想”始终无法进入公立学校的体制（Uncommon
learning for Common School）[8](PXXXⅢ)。
由于大量廉价书刊的进入，到 1850年代初，外文书店

宣告倒闭。在接下来的十年间，除了写作和教学，皮博迪花
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研制出一套用于历史教学的彩图，并在

旅途中向经过的各地学校推荐。在此期间，她对德国儿童教
育家福禄倍尔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浓厚兴趣。1860年她和
玛丽在波士顿共同创办了全美第一所英语幼儿园，并出版

了《幼儿道德文化导言》并获得成功。1867年她赴欧洲考察
并从福禄倍尔教学法中得到灵感。1870年她又创办了美国
第一所全免费的公立学校。为进一步普及和推广幼儿教育，
除了撰写大量文章，她还担任了影响巨大的《幼儿园信使
报》的主编（1873- 1877）。1882年皮博迪应邀在老友阿尔科
特创办的“康科德哲学学校”讲坛发表关于教育和文化的演
讲，反响强烈。
到了晚年，虽然精力已不如从前，她还是与玛丽一道协

助印第安萨拉公主举办旨在保护其传统文化的双语学校，

并号召社会各界无私捐助，直到 1887年玛丽因病去世。此
后数年，皮博迪为疾病所困扰，无法自由行动，但仍然笔耕

不辍，并撰写回忆录，直至 1894年病魔夺走她的生命。
1830年代波士顿学校的状况基本沿袭殖民地时期的

模式。教师以督责学生钻研书本为己任，学生则除了死记硬
背，没有其他办法。用赫奇的话说，包括哈佛学院在内的众
多学校，教员大多“一手执教鞭，一手捧书本”[2](P11)，采用高
压法进行灌输。皮博迪毕生孜孜以求的就是要努力探索出
一条教育尤其是儿童教育的新路。她的教育思想在形成和
发展过程中，受到了当时欧洲先进教学理念以及身边亲友

的影响。
最直接的影响来自于她的母亲皮博迪夫人。她凭借“母
性的直觉”，努力营造出一种宽松愉悦的氛围，让儿童在娱
乐中健康自然的成长。在她的课堂中，生动的对话，分角色
朗读和创造性写作等方法交替使用，目的是“让学生们感到
快乐……愉快地聚在一起分享知识并寻求帮助”[1](P82)。她和
学生之间的谈话，不是居高临下地训斥和灌输，而是“为了
提升他们的智力和道德水平”[1](P82)。比如地理课上，她让学
生假想身在遥远的国度给家人写信，介绍那里的状况。历史
课上，阅读材料不仅包括新英格兰作家的历史纪实，也有斯

塔尔夫人及其他欧洲女作家的历史小说。她坚信无论从历
史或现实来看，女性的智力都不亚于男性。她们理应享受同
等教育。皮博迪后来说，“女性在文理最高等教育方面不如
男性的想法，我真的从未有过。”[1](P83)这是她从小亲身经历
的感受。
与之相反，父亲的粗暴和威压却令她感到憎恨。父爱的
缺失一方面导致她对儿童心理产生强烈的同情心，另一方面

也帮助她树立了自强自立的信念，这也有助于她在日后与超

越主义代表人物如爱默生梭罗等人关于教育问题的探索中

找到更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憎恶高压的威权的教育体制，主
张天性的自然展开和心灵的自由发展。用她的话说，“教育的
全部理论从根本上就错了”，因为“灵魂遭到忽略”[1](P165)。
重视心灵的培养这一观念来自她的朋友和导师钱宁博

士。钱宁在他雄辩的布道文“人神相似论”（Likeness to
God，1830）中并摒弃了加尔文原罪说，对人的天性给予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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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褒扬，甚至将其提升到与神平等的地位：“上帝的无限性
在灵魂之中显现”[6](P24)；而我们“唯有通过灵魂最高力
量———包括理解力、良知、爱和道德意志———的自由与自然
的展开，才能接近上帝。”[6](P25)此外，坚信宗教道德教育的重
要性：人必先完善其自身道德，进而才可能改造社会，也是

她与爱默生等人的共识。但与身为牧师的钱宁不同，她反对
脱离具体环境，抽象地谈论儿童道德教育。她的理想是像皮
博迪夫人一样，营造出宽松、愉悦的氛围，并树立道德楷模
（如耶稣），让儿童在良好的环境中成长。1860年代，全美各
地幼儿园的出现，正是她这一理想的具体体现。
爱默生在儿童教育方面提出了富于独创性的思想：每

个儿童都孕育着天才，仿佛一粒胚胎，只要有适当的温度和

土壤，让他们的天性自由发挥出来，就是教育的最高境界。
他将教育（Education）拆解成(E- ducation，向外的伸展、牵
引)，宣称教师的职责就是唤醒他们的灵魂，而“教育的秘密
就在于尊重儿童”[9]。他在演讲《论自然》中将儿童称为“永恒
的弥赛亚”（The perpetual Messiah），视之为人类救赎的希
望，这与皮博迪的的看法完全一致。除了阅读写作和外出演
讲，他将很大部分时间用于指导儿女的课外阅读，关注他们

心灵的健康成长。他不无骄傲地宣称，“我全部的学说就是
相信人潜能的无限性”[10]。他和皮博迪共同的朋友、英国诗
人华兹华斯曾说“孩子是成年人的父亲”（Father to the
Man）。与成人的经验世界相比，儿童更具天真的想象力和
直觉的洞察力，这种创造力不仅是诗歌创作的动力，也是人

精神力量的源泉。
对皮博迪儿童教育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是阿尔科特。他
的儿童观，正如他的人生观一样富于理想主义色彩。他将钱
宁的“人神相似论”进一步引申：成人被视为堕落之徒
（Fallen man），儿童则被尊为半神(Demi- god)，因为尚未受
到成人世界的不良影响。他们是纯洁无瑕的个体，是真与善
的化身，与上帝的本性最为接近。他反对洛克的“白板说”，
认为儿童的心灵和大脑绝非白板一块，而早已具备明辨是

非善恶的能力。甚至只有儿童才有认识终极真理的直觉，只
有儿童才能毫无困难地与上帝交流对话。教师面对学生，与
其说是传授知识，不如说是唤起他们对于知识的记忆，或激

发其潜能。同时，他也相当注重道德楷模的作用。在神庙学
校，学生座位的安排别出心裁：阿尔科特在中央，学生环绕

在他四周，便于课堂回答和平等对话。书架上摆放着苏格拉
底、莎士比亚等人的头像，目的是要学生“随时感受到他们
的精神力量”[2](P53)。他在课堂教学中采用问答法，让学生自
由发挥想象力和理解力，通过反复诘问迫使学生不停地思

考，从而找到各人自己的答案。他还要求学生养成记日记的
习惯，每天反思自己的过失，通过内省和自我检束达到道德

完满。
皮博迪对阿尔科特的教育理念大为钦佩，称之为教育

天才，坚信“他可以开创一个教育史上的新时代”[1](P295)。但对
于他的一些具体做法，她却有不同见解。首先，阿尔科特的
问话方式虽然平易近人，但很多时候由于原理过于深奥，学

生根本无法想象，也赶不上他思维的节奏。而阿尔科特一味

要求将学生引到抽象的原理上去，难免有“操纵谈话”，愚弄
学生之嫌。而皮博迪则崇尚心灵自由发展，反对给思维设
限。其次，阿尔科特为了训练学生的耻辱感，时常设立圈套，
诱使学生违犯纪律，而后当众责罚，同时对其他学生也产生

警示和威慑作用。皮博迪认为这是卑劣无耻的行径，不仅无
助于提升道德，而且毁坏了学校形象。此外，阿尔科特一味
强调学生的道德内省，而忽视感官能力的培养。学生的体育
课被取消，游戏活动也被禁止，整天埋首于书本。皮博迪坚持
认为“儿童的感官教育背后自然是灵魂最高官能的训练与提
升”[11](P108)，对外感觉印象既被切断，内心道德观念也很难改
进。她本人坚决提倡更多的游戏、体育锻炼和社会实践。最
后，阿尔科特的学说认为儿童似乎是在“神意”（Divine
Truth）的包围中成长，无需借助于历史知识和文化传承，仅
凭其直觉就可以达到对于真理的认识。皮博迪认为这样的
看法较为天真片面，她反对割裂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更强调

文化传承及家庭社会环境对儿童的影响。
最终促使皮博迪做出离开“神庙学校”决定，因为她发

现阿尔科特夫妇私拆了她与妹妹玛丽的通信。个人隐私遭
到侵犯，人格受到侮辱，皮博迪愤而离去：在她看来，私拆信

函的罪恶远过于和儿童讨论性问题。随着她的离去，“神庙
学校”也很快倒闭。

1850年代以后，皮博迪受到德国教育家福禄贝尔的影
响，认为儿童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在于通过各种游戏和活动，

塑造他们的道德人格和社会责任感，发展他们的智力体力

和生产实践的能力。1860- 1870年代创办幼儿园及培训幼
儿师范教师等实践，也大大丰富了她的教学思想。
在她漫长的一生中，皮博迪一直关注并致力于儿童教

育事业。与儿童共同成长也成为她终生保持乐观、积极向上
的奥秘。值得一提的是，有感于当时（1830年代）儿童读物
的匮乏，她曾写信给华兹华斯，请求诗人撰写一部适宜的儿

童读本。虽然诗人婉拒了他的请求，但她的执著与热忱却给
诗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引起了共鸣。因为她“反对专制的
习俗，反对将成人思维强加于儿童”[1](P326)，与浪漫派讴歌儿
童纯朴天性、针砭成人世界虚伪丑恶的观点一脉相承。
皮博迪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她对儿童天性及心理的认

识和把握。自 1820年代开始执教，直至 1860年代创建第一
所幼儿园，经过长达 40余年的探索，她终于发现：慈爱、耐
心的教师，宽松、愉悦的环境，音乐、绘画和雕塑，还有体育
活动以及游戏，就构成了早期儿童教育的全部内容。
作为曾经的超越主义者，皮博迪始终坚信个人的精神

力量至大至刚，无远弗届，即使在儿童身上也不例外。她在
演讲中曾说，“真正的教育就是解放出被囚禁的精神”[11](P111)。
精神可以认识人自身，可以调和人的感觉经验和道德直觉，

可以让儿童逐步树立主体的自我意识。和福禄贝尔一样，皮
博迪极其重视儿童感官能力的培养，挂件、插图、用于数数
的干豆，都成为儿童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相反，像阿尔科
特那样将学生禁锢在监牢一般的教室，则可能切断他们与

外界的联系，窒息其灵魂。
体育锻炼或游戏的功能绝不仅仅限于强身健体。被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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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的灵魂是痛苦的，而运动或游戏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将

它释放出来。阿尔科特相信儿童在出生时充满了神性，随着
慢慢长大，神意或神知就渐渐离他远去。而皮博迪断定所有
的知识和自我意识都要首先经过身体，只有身体获得解放

与自由，灵魂的力量才能进一步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皮博迪也清醒地意识到运动和游戏必须与

道德教育相结合，才会取得良好的效果。虽然钱宁认为儿童
具有天然的“向善性”，洛克的经验论却告诉她儿童同时具
备为善和为恶的潜能，他们并不天然就了解“上帝赖以创造
宇宙万物的法则”[11](P111)，而需要通过教育引导加以实现。在
她看来，道德教育尤其是宗教道德教育，与知识传授和文化

传承的教育至少应该居于等重要的地位。
在文化教育方面皮博迪最为重视的是历史。儿童应该

首先了解人类自身的历史，只有完整的了解过去才能更好

地把握未来。她为儿童精心选择历史读物，让他们了解耶
稣、苏格拉底、以及中国孔子的生平事迹。阿尔科特强调学
生的内省和反思，却割裂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而皮博迪认
为历史人物的形象和生动故事，可以在儿童脑海里留下终

生难忘的记忆。在这一点上，她同意爱默生的观点：历史不
是枯燥无味的事实和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和他

们的故事。正如爱默生在题为《历史》的演讲中所说，“没有
历史，只有传记。”

1870年代以后，尤其当皮博迪从欧洲考察回国后，在
全美各地普及和推广幼儿园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就成了她工

作的最主要内容。而其中最迫切的一点，就是要建立幼儿师
范学校，培养师资力量，正如贺拉斯·曼在致力于公立学校
改革之际，竭力强调建立和完善师范学校一样。她坚持认
为，青年女性担任幼儿园的老师更为合适。女性在智力发展
方面天然不逊于男性，这是她早年家庭教育所得出的结论；

同时女性更具“母性的智慧”和耐心，相对于粗暴地责骂和
棍棒的威胁，和风细雨式的熏陶与教化更容易深入儿童幼

小的心灵。
另外，与她的个人生活经验密切相关的，是她本人对于

美育重要性的理解。她的两个妹妹玛丽和索菲亚都具有艺
术天赋，在钢琴、绘画和雕刻方面有相当造诣。而她们的成
就早在幼年时期就打下了基础。阿尔科特主张教育由思考
入手，皮博迪则赞同福禄贝尔的观点，认为教育始于行动。
而行动的结果便是“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爱默生在
《论自然》中将行动与自然、书本视为人类知识的三大来源。
而皮博迪也深信行动所造就的艺术品对于儿童教育而言，

其成效远胜于抽象的反省。正如比克曼教授指出的，“将思
想与行动融合为有机的整体”[8](PXXXⅢ)，不仅是皮博迪教育思
想的精髓，也是超验主义教育观宝贵的文化遗产。
除了儿童教育思想，皮博迪关于自我教化以及终身教

育的思想也值得重视。她本人是自学成才的典范，精通数门
外国语，文史哲方面知识也堪称渊博。她虽然没有资格进入
哈佛学院攻读学位，但哈佛校长柯克兰却宣称“她在文史方
面的造诣要超过任何一个哈佛学院的毕业生”[1](P121)。她日后
在文化教育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正是自我教化和自强不息

的精神结出的硕果。此外，皮博迪还倡导终身学习，认为“人
的一生就是不断接受教育的过程”[1](P216)。对她而言，正如 20
世纪美国教育家杜威所说，教育从来不是一个完结的产品，

而是一个过程。事实上，考虑到在她八旬高龄，仍孜孜不倦，
帮助印第安人建立双语学校，保存其文化遗产，我们可以说

她的一生，就是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的辉煌历程。
1894年，即皮博迪去世的这一年，年轻的哲学家杜威

在芝加哥大学创建了教育系。他还和夫人一道创办了一所
实验中学。从场景布置手工设计到活动时间安排，都与皮博
迪当初理想的学校相契合。杜威提出的原则是“从做中学”
几乎是皮博迪主张的“行动胜于反思”学说的翻版。她与爱
默生、梭罗、阿尔科特等人共同倡导的新型教育理念，重在
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反对违背儿童天性的强制灌输，是美

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宝贵遗产。重温这一思想，或许可以为当
下如何走出“应试教育”的困境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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